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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纪事〉》 文·浩 舸

科林碎语〉》

流年记忆〉》 文·周月霞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2013-2020年)》，提出到 2020年，基本落实职工带

薪年休假制度，要保障休闲时间，改善休闲环境，推

进国民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国民旅游休闲

公共服务。

终日忙碌的中国人终于可以大大方方休闲

了。我们将走进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全民性休闲时

代。百姓之喜，溢于言表。

这几十年来，国人的弦绷得太紧了。身处转

型期的中国，不管是几零后，不管是主动承担使命，

还是被迫融入洪流，在巨大的人口分母下，每个人

都在跑步前行、负重前行。国力增强的背后，是全

民的庞大投入和付出，人们普遍心乏体累。疲惫之

下，社会衍生出诸多令人忧心的问题，如亚健康、心

理疾病、人际危机等等。所以，在当前向人们问“你

幸福吗？”这样的问题，才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神回

答”。

生活在过度压力之下的人不可能幸福。一个

国家的发展，一个家庭的进步，不能以牺牲自身成

员的幸福为代价，否则发展就打了折扣，也无法走

入良性的循环轨道。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必是

一个“乐业”而非“苦业”的社会。

以人为本是社会的准则，是到了考虑劳逸结

合以及结合的“质量”的时候了。张弛之道在中国

其实源远流长，中国人原本是个很会“享受”的民

族，风花雪月、花鸟鱼虫、工艺文玩，文人有雅赏，草

民有俗趣，学中玩，玩中悟，连读书和教育这等事，

最初也只是休闲活动的一种而已。所以，脱离了实

用目的和生存需求的休闲活动，会培育和丰富人的

精神世界，思想、文化、礼仪等也由此产生。而这些

对于人和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经济水平越高，这种

需求就越是强烈。

但这几十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很长一

段时间以来，人们内心深处都把休闲和懒惰联

系在一起，羞于谈休息，甚至不敢休息。到本

世纪初，假日经济、旅游经济等概念走入视野，

这种思维才被逐渐拉回正轨。但是，无法满足

“有钱有闲”这两个条件的时候，休闲还不免成

为空谈和奢望。这些年，人们对有假不能休的

“吐槽”还少吗？

看看疯狂的海淘族便可明白，如今“有钱”这

个条件逐渐成熟。“有闲”正是《纲要》出台要解决

的问题，它要让人们进一步抛除对休闲的负面认

识，轻轻松松、健健康康、没有顾虑地去休息。

速度体现了中国人的干劲，而学会休闲体现

着中国社会的质量。无论是和谐中国、幸福中国，

还是美丽中国，国民的休闲生活都将是不可或缺

的部分。

迎接我们的“国民休闲时代”

蚂蚁是世界上最普通、最常见的虫子。一个巢穴之内的所有蚂

蚁均由同一个蚁后产卵发育而成。不同角色的蚂蚁之间形态差异很

大，但遗传结构却是一模一样。兵蚁和工蚁一辈子为蚁后卖命，不求

回报地辛苦劳作。蚂蚁为何会进化出这种利他行为，这个问题困扰

了生物学家近一个世纪。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生物之间“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但蚂蚁却不符合这个原则。达尔文在《物种起

源》中，刻意回避了蚂蚁利他的例子。

中国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民族危亡意识蔓延。近代著名

学者严复将英国物种选择的理论翻译成文，并加以整编评论以《天演

论》刊订、出版。严复以意译加评论的方式阐述了自然界中动植物竞

争、选择的方式，并将其扩大到社会制度、文化语言方面，试图激励国

人的危机感。

如严复所愿，《天演论》影响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如梁启超、鲁迅

等均在其列。但严复过度解析了达尔文的意思，也并没有完全意识

到西方学术界对“适者生存”的争论，更没有了解到当初达尔文著书

之时的迷惑与困顿。极度宣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给那些社会强

者找到了思想利器，有能力的人就有生存的权利，无能者就只能甘愿

受苦。《天演论》让近代学者和精英对自己的文化感到悲哀，现在想

来，也许它对传统文化的大倒退产生了一定作用。直到今天，这种自

卑感依然盛行，人与人之间救助弱者的社会风气依然薄弱，假如我们

对蚂蚁的利他行为有足够认知，或有裨益。

其实早在 1964年，美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便解开了蚂蚁利他行

为之谜。他认为是因为蚂蚁个体间亲缘关系很近。蚂蚁个体的遗传

结构是一模一样的，蚁后的儿子就相当于他们的儿子。汉密尔顿认

为，动物之间，亲缘关系越近，彼此合作和利他行为就越强烈；亲缘越

远则越弱。汉密尔顿把这种关系称为亲缘选择。

道金斯在此基础之上，又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物种选择其实是

发生在基因水平的。在他的名著《自私的基因》中，他说选择并不是

在种群或物种水平上，而是在基因水平上。每个基因都是自私的，所

以才会演化出蚂蚁互助合作的利他行为。

随着西方科学家对蚂蚁的社会性和利他行为进一步了解，一门

全新的学科——社会生物学诞生。

蚂蚁社会分化简直到了极致。蚂蚁有农牧场，收集种子，种植蘑

菇，外出打猎。有一种蚂蚁干脆分化成为专职的蜜露罐，肚子中储存

着花蜜；蚂蚁有建筑设施，还有墓地，有的蚂蚁就专职清扫同伴的尸

体。蚂蚁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勤快，蚁后“管理”松散时，工蚁们也会偷

懒。一种白蚁老去之后会自杀式爆炸以抵御外敌，颇具“侠客”精神。

这与人类社会如此相似！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想

知道，蚂蚁是如何控制人口数量，如何维护公众秩序，如何保持卫生，

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如何保持多样性等等，以便找到解决人类社会中

的诸多矛盾的钥匙。

探索蚂蚁帝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难度不言而喻，科学家便反其

道而行之，寻找蚂蚁帝国是否如人类朝代更迭一样会发生大崩溃，并

分析其原因。

科学家终于发现了蚂蚁帝国自然崩溃的模式生物——阿根廷

蚁。阿根廷蚁于 1866年发现于阿根廷，工蚁身体仅有 3毫米长，但却

是世界上最具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动物之一。2009年的时候，阿根廷

蚁遍布美欧及亚洲的日本，蚁巢绵延 6000公里，形成超级蚂蚁帝国。

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之后，阿根廷蚁能够快速改变食谱，迅速适

应环境，增加蚁群数量。蚁群通过外骨骼上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识

别彼此。该化学物质能够增强蚂蚁个体间的合作，减少内斗，只要蚂

蚁身上有这种神奇的“团结素”，它可便融入另外一个种群之中。“团

结素”减少的蚁群会变得暴躁，相互撕咬，最终导致蚁群混乱不堪。

2011 年底，生态学家发现阿根廷蚁入侵新西兰 14 年后，帝国崩

溃了，蚁群减少了 40%。通过模型分析发现，气候变化是导致阿根廷

蚁帝国崩溃的重要因素。湿冷的气候下，阿根廷蚁种群迅速衰退，生

态位最终被其它蚂蚁替代，形成新的平衡。当然，阿根廷蚁帝国崩溃

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因素，如食物中蛋白摄入过多，疾病蔓延、天敌和

遗传衰变等等。

众多的数量、高效的信息交流系统、遗传结构高度相似、形式多

样性的食物结构和高度的社会分工，使得蚂蚁种群演化出极端的利

他行为，最终发展成为蚂蚁帝国。这与人类社会颇为相似，始于食物

资源的改善，得益于温和的气候和高效的流通，最终消亡于极端气

候、疾病和内乱。人类与蚂蚁，两种如此相异的动物，社会系统与自

然系统竟如此相似。近几年从自然科学方面着手的一些数据分析也

表明，中国的社会更迭也多与气候变化极其相关，一直处于兴旺与衰

败的历史大循环之中。

研究蚂蚁帝国崩溃的原因，倡导蚂蚁社会的利他行为，而非过

度强调“适者生存”，对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

修订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并最终建立一个关爱弱者的社会环境

极有好处。

蚁国之思

文·刘光裕

七十年代末，我初到北京读大学时，社会上

流 传 着 一 首 悼 念 张 志 新 的 诗 ，叫《小 草 在 歌

唱》。那时首都的文艺形式还远没有时下丰富

多彩，但诗歌朗诵会倒是搞得风生水起。几乎

每个朗诵会都要把《小草在歌唱》作为一首保留

节目。最初聆听到的这首诗是瞿弦和先生朗诵

的，当时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洒下了不少热

泪。从此便知晓了诗作者雷抒雁老师的大名。

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不断地

朗诵着这首诗，影响并感动着一代代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我第一次拿起笔，

尝试着用诗歌的语言去打量世界，记录内心。三

年的辛勤耕耘换来的是 2011年第一本诗集《浩舸

诗词选》的出版。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把经历的一些事

儿，唤醒的一些记忆，积淀的一些感悟，不停地用

诗歌记录下来。 2012 年末，人民文学出版社答

应再次帮我结集。大学期间形成的对雷老师的

敬仰和崇拜，促使我万分期待并奢望他老人家能

够为我的第二部诗集斧正并作序。

看过我的诗集和新作后，他欣然同意，很快写了序

文，并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以叙诗情，使我深受感动。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一行去拜访雷

老师。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原来雷老师刚刚住院归来，还没有顾得上扫去周身

的疲惫。看着他虚弱的身体，我的眼圈有点发红。

落座后，他评价我的诗充满了正气，充满了

感情，写的真挚、真实、真切，透过文学看到了才

情。也指点我说，写诗要达到“诗有别裁”，需要

更多着笔墨于意境的扩展和气象的营造。

老人家很健谈，从朱熹的《诗经集传》到他写

诗的经验和感受，他都妙语连珠，思路清晰。动

情时，他朗诵起他的一首《掌上的心》。

“如果我能把心托在掌上

像红红的草莓

托在厚厚的绿叶上

……”

声情并茂，一片真诚，虚弱的身体仿佛被一

股力量支撑了起来。

如雷老师所言，诗人是世界上最有仁爱之

心、情感波展最为广阔的人群。那天，他用心传

达出的诗情诗意，他真诚谦和的人格气场着实感

动了我们，影响着我们。

如今他走了，回忆之余，我只能以一首小诗

《悼念诗人雷抒雁》纪念他：

小草歌唱的天籁之音

仍飘荡在蓝蓝的天空

能听到希望的轰鸣

正义力量的升腾

然而，你却把人们的期待丢在清晨

悄悄地在情人节里走进春风

走向充满热情的土地

把想说的话锁进密封的牢笼

你的离去带走你给所有人的爱心

网络上挤满了追思的真感实情

你的真诚谦和令人敬仰

愿天堂里的诗歌因你繁荣

真 诚 谦 和 雷 抒 雁

小时候，正月十五吃的元宵都是母亲自己做。

做元宵的面是黍米磨的。黍米是母亲撒种、开苗、

拿虫，撒药、施肥才成熟的。越是到了快熟的时候，越是

要精心照料。我们兄妹总要轮班挥着一块大红布哄走

偷食的麻雀。等收割了，母亲就把它们穗头向上，散开，

捆得就像现在的花篮，摆放在门两边。等足日头晒上三

五日，能听见噼里啪啦地响了，用剪刀把穗头全部剪下，

撒在大笸箩里，放在木搓板上来回揉搓，一粒也不放

过。眼见着黄澄澄的米粒从青衣里跳将出来，母亲捧一

把，对着太阳照半天，说金子就是那个颜色。

元宵馅也是很讲究的，母亲剥了炒熟的花生、葵花

籽，用擀面杖压碎，加了炒得喷香的芝麻，再挖上几勺

白糖，红糖，做成红白两种馅。

滚元宵是小孩最喜欢的事。母亲从松软的年糕面

里揪下肉丸大小的一块剂子，填好馅，捏严实，递给我们

几个孩子，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在面板上蘸着面滚，一边

滚，一边还学着母亲的话说，谁滚得最圆，谁就最有福！

父亲在外做工，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往回赶。那时

候没有柏油路，没有汽车，也买不起自行车，都是靠一

双脚步行。于是，元宵做好后，我们就开始和母亲等。

等到每家每户的鞭炮声稀稀拉拉地住了，父亲还

是没到家。母亲也耐不住我们几个磨，就烧火开始煮

元宵。

母亲嘱咐我们不许多吃。元宵这东西晚上吃了，

不运动就不好消化。母亲总会给父亲先盛出来一碗，

温到灶上。我们都不曾注意母亲的碗里有没有元宵，

只看到母亲把元宵汤喝了一碗又一碗。

父亲总在我们都睡下了才赶到家。一边呼呼噜噜

地吃元宵，一边有歉意的话从碗边溢出来，母亲总是微

笑不语。

如今几乎没人再种黍米了，产量低，价格还卖不上

去。也就更没人自己滚元宵了。我们吃的都是速冻汤

圆，皮薄馅大，入口即化。可都觉得不如母亲当年做的

元宵好吃，于是，有一次，母亲就真的为我们亲手做了一

次元宵。不料吃到嘴里却觉得黍米有股发霉的味道，红

糖甜得发苦，一点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母亲很惊愕，

说面还是地道的黍米，馅的料更是比原先丰富。而我们

知道，做的人没变，而是吃的人变了。

母亲把那些元宵都聚合到那只父亲专用的清白瓷

大海碗里，摆到父亲的灵位前，嘟囔了一句：老头子，还

是你最喜欢吃……

母亲端起一碗元宵汤，咕咚咚喝下去。

母 亲·元 宵

行走在大金江边上，我端详过很多树，它们既

不参天也不伟岸，任性地散落在大金江岸边，蜷缩

在峡谷里任一角落。

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蒸发量是降雨量的五

六倍，气候干燥，山大树少。一棵，二棵，三棵，在

石头和砂土的世界里，它们孤独地撑起树的尊

严。这里，三个月、五个月不下雨，是常有的事，可

这些树无视毒辣的太阳，兀自撑起油油地大伞，开

花、结果，卑贱而不失优雅地活着。

大金江边上的风把大地上每一个水珠都吹

干，但是树照样是绿的。天太旱，大金江边有一棵

树，第一年没有发芽，第二年却长出绿叶来，它好

像长长地睡了一觉。它没有死，光着身子站在风

里，晒在太阳底下，站在大金江边上，不吃不喝地

过了一年，仿佛入了禅定。

这些树总是让人捉摸不定，不知道它们怎么

来到这环境恶劣的大金江边，不知它们未来会是

什么样子。春天里，持续干旱，风沙吹得汽车摇

晃，饭碗里落满沙子。去城市里呆上半个月，回来

再见到这些树，兀自褪掉叶子，生出一层层新绿

来。我又想，从来没有雨水，在这石头的夹缝里，

到底是上帝的哪一双手，在不经意间一扫，就诞生

出这一层盎然的新绿来呢？在层层的嫩绿中间，

偶尔会有三角梅，一蓬蓬地开在农舍墙外，开在人

行道边。那花像幽幽的精灵，行走在天高水长的

夜晚。

三角梅一年四季都开，热烈、鲜艳又带着几分

落寞。夏季里，人们躲在空调下，躲在屋子里，树

却暴晒在大金江边上，看着江水奔腾，却喝不到

水。毒辣的太阳似乎要榨干世界上每一滴水，晒

得石头和泥土都要融化，可是绿色的树晒不死，它

们撑起绿枝，把石头缝里最后的水分贮藏在自己

体内。有人说，这些树扎根很深，深不可测，它们

是从地心里取水。在太阳下，它们团结在一起，越

晒越茂密，越晒越精神。这些树，苍翠欲滴，是太

阳下的精灵，它们是满腹心事的预谋家。

我有时猜想，我们只知道江河是水的来源，却

从来不知道阳光里本来就有水。那毒辣、暴烈的

太阳是不是就是它们的水源呢？

禅语：热的时候到热的地方去，冷的时候到冷

的地方去。看着这些树，我仿佛觉得它们是一群禅

意浓浓的智者。它们活着，就在这炎热的大金江边

上，与炎热对抗，与干旱为敌，与石头为伴，顺应着

自然界的安排，却活出一番少有的生命景象来。

干热少水，绿色便显得特别珍贵。在大金江

两岸游走，你看到满眼都是石头，树很少，树是天

外来的稀客。你常常看到一丛丛浓密的辛乙合

欢，看到一排排光身子站在风中的桉树，看到挺拔

高大的攀枝花树，它们是大金江两岸最顽强的生

命，是两岸石头世界里的精神抚慰。

大金江两岸的山上没有树，只有草，很矮小，

适合放羊。常常会看到老乡赶着黑山羊在山上放

牧。黑山羊肤色油亮，像一匹匹光亮的绸缎；羊身

肥大滚圆，像石头中一群跳动的精灵。黑山羊便

成了大金江两岸有名的特产。大金江是川滇界

河，云南四川隔河相望，两省的山羊互不来往，但

人们来往，烟酒来往。这边的姑娘嫁过河，对岸的

姑娘娶过来，云南的羊肉香味飘过江，四川人闻到

了，抽抽鼻子，不屑地说，这羊肉硬度大，肉质没有

江这边的细嫩。于是，四川人和云南人各宰各的

羊，各说各的羊肉好吃，各喝各的羊汤。

上帝给了你足够的阳光，就会吝啬雨水。我

想象这些树的前生今世，它们曾经有过水草丰美

的昨天，是人类过度的开发和战乱毁坏了一切。

可是这些树的子孙们，经历了若干酷热和刀斧，熬

过多少漫长的岁月，才存活下来。这些树的秉性

比石头还要坚硬，力量比时间还要强大。

有了树，大金江才是活的。树是大金江的旗

帜。

大 金 江 边 的 树

文·句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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